
1 948-1 951 年的新疆，是一个王道
更迭的乱世。苛政、贪腐、兵燹、匪患、饥
馑、骗局、尔虞我诈、物价飞涨、人心莫
测……艰难挣扎于乱世中的三位异族、
异姓兄弟，在多浪镇这个多民族杂居的
西域小城里，被裹挟进滚滚的历史洪流，
上演了一出出跌宕乖蹇的命运悲喜剧。

赵忠全 著
2015年10月出版

《血色旗》

《温州两家人》讲述温州人有了第一
桶金后，如何面对国际风云变幻，尤其是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温商”带来极大
的精神压力和经济压力。他们从最初相
互竞争到携手共铸商人的诚信精魂，生
动诠释了新一代温州商人在纷繁复杂的
名利诱惑和冲击下超越自我、重新创业
发展的故事。

《温州两家人》
高满堂 李涛 曲怡琳 著
201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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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海子抒情诗新
编）》几乎囊括海子创作的所有抒情短诗，
以六大主题分为六辑。这六大主题是生
活、爱情、信仰、成长、旅途和致敬，每辑都
以代表性诗歌——《活在珍贵的人间》《四
姐妹》《祖国（或以梦为马）》《春天，十个海
子》《日记》《梭罗这人有脑子》作为名称。
随文另附海子不同时期的照片8幅，值得
收藏。

海 子 著
2016年1月出版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

《孤军》
谭光荣 著
2015年12月出版

神农架八百里无人区，一支剿匪部
队深陷其中。伤员王昌林奉排长之命负
责就地看守女匪首九斤黄和小土匪李小
幺这两个俘虏，等待向无人区核心地带
追击大股土匪的排长和战友们回来。这
一等就是49年，一支枪、三个人，食不果
腹、衣不遮体，居于林中与野人相依。然
而风霜雪雨的摧残，豺狼虎豹的袭击，并
没有使他们放弃信念。三个人在无人区
里演绎出一首悲壮的生命之歌。

《钓雪楼纪事》以访谈与回忆交织的
独特体例写了8位当代文坛的作家和诗
人。所访之人，所忆之人，经验和思致齐
飞。文字醇厚老到，字里行间充满诗意的
光芒、温暖的情谊与思想的张力。

《钓雪楼纪事）
张天男 著
2015年10月出版

一路西行一路西行，，背景是母亲的身影背景是母亲的身影
□董培勤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第四辑）

《骏马·苍狼·故乡》是蒙古族作家满
都麦的蒙译汉中短篇小说合集，包括《雅
玛特老人》《碧野深处》《巅峰顶上有情
歌》《元火》《三重祈祷》《马嘶·狗吠·人
泣》《四耳狼与猎人》《远古的图腾》《人与
狼》《戈壁深处》《骏马·苍狼·故乡》等共
15 篇。这些小说创作于 1981 年至 2007
年，反映了在突飞猛进的工业化进程下，
传统的天人合一的草原生态空间惨遭破
坏、本土游牧经济走投无路而面临崩溃、
崇尚自然顺应自然的伦理道德和世俗文
化走向边缘的现实。作者致力于用文学

的形式唤醒人类的生态意识，本书所写人物的哀乐与故事的进退无不
围绕着生态这个主题，笔法简洁诚挚，细节刻画精准熟谙，是一部充满
内在关怀的生态小说集。

《骏马·苍狼·故乡》
满都麦 著
2015年10月出版

小说主人公大洋瘫是地主的儿子，因

沉迷于抽大烟而败光了丰厚的祖产，只剩

下了一条牛。一次偶然的际缘，他为救被

日本鬼子围困在山洞里的游击队，杀了自

己的牛，由此与游击队队长成了拜把兄

弟。受王司令牵连大洋瘫被日本人抓进

了大牢。

相貌奇美的村姑三闺女和二妮子到

县城卖柴，返回时遭遇了抗日游击队与日

本人的一场战斗。她们在慌乱间跑散了。

三闺女独自一人走在返回许家的山

路上，救起了身负重伤的王司令。在三闺

女家休养了一个多月，王司令就返回部队

了。

王司令走后，他把一个秘密留在了许

家夭。麦收的时节了，那粒种子成熟为一

个胖乎乎的婴儿，他就是石蛋。

但是，新的消息表明石蛋那个飘忽来

飘忽去的亲爹牺牲了！

三闺女的亲哥哥从河南来到许家夭，

把她们母子带回了老家。战争、迁徙、动

荡、灾难，就像一只看不见的大手，操纵着

人们的命运。

三闺女的生活又经历了许多的变化，

哥哥被抓兵，两位老人在一场空前的大饥

荒中双双故去。故乡出现赤地千里、饿殍

遍野的恐怖情景。

三闺女被迫再一次带着石蛋返回她

曾经生活过的许家夭。

少年人许顺顺把王司令死而复生的

消息告诉了三闺女。

许顺顺还告诉她，大洋瘫坐了监狱，

他犯的是通共通匪罪。这是大洋瘫第二

次坐监狱。

大洋瘫自己大难不死，三闺女和石蛋

去又复来。许家夭的生活似乎又回到了

原来的轨道。

生生死死，起起落落，跌宕起伏，变幻

莫测。这一切使生活充满了戏剧的色彩。

时代变迁。旧的政府倒台了，新的政

府成立了。许家夭村民通过民主选举选

出了许家夭新的当家人，就是靳二保。靳

二保正式头衔是苍龙县苍龙乡许家夭村

村长。

当年大洋瘫杀牛搭救游击队的事被

冠以“革命老人杀牛救革命”的故事广为

传播。

这一天大洋瘫进省城去看望王司

令。在省军区司令部，被站岗的士兵拦住

了。仗着自己革命老人的牌子，大洋瘫破

口大骂起来。值班的排长认出了大洋瘫。

大洋瘫进省城会见王司令，对许家夭

的人来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所以

当大洋瘫返回时村子里的人全都跑到村

口去迎接。

一晃时间过去了两年。大洋瘫又去

看望王司令，返回村带给三闺女王司令已

经另娶的坏消息。

大洋瘫对打算另嫁的三闺女说：“你

不能嫁！城里那个女妖精夺了你的窝，篡

了你的位，下不合人心，上不符天意。等

她死了，你三闺女迟早还是王司令的正牌

夫人。”

大洋瘫成为声名卓著的革命老人，经

常有学校请他去讲课。有时候他讲着讲

着竟会出人意料地赞扬起日本鬼子来。

比如说，他讲到日本鬼子被八路军游击队

包围，打得只剩下七八个人还都受了重

伤，八路军喊“缴枪不杀”，日本鬼子顽固

到底就是不降。这节骨眼儿上大洋瘫就

突然冒出一句：“这些日本人也真够英武

的……”

结果惹出了事。一辆警车把大洋瘫

从许家夭给拉走了。这是大洋瘫第三次

坐监狱。

村长靳二保进城找到王司令，才把大

洋瘫解救出来。

大烟鬼大洋瘫还有故事，他下决心戒

掉了大烟。但是有一样大洋瘫不能戒，那

就是喝茶。大洋瘫喝的是砖茶，来源就是

村子里的代销点拿来的，喝一块拿一块。

请注意是拿，而不是买。

但是有一天代销员青头对他说：

“……请你把过去的账清一清。”

代销员的举动让村民很是不满。“大

洋瘫，甭理他。”有人出主意，“到省城去，

找王司令，告下他青头，告他个对革命不

恭。”

3天之后，大洋瘫回来了。大洋瘫把

那拾元大票“啪”的一个响拍在青头的窗

口上，说：“这是王司令给的钱——买砖

茶！”

也不知道是青头收了王司令的钱胆

怯，还是别的什么缘由，总之以后大洋瘫

“买”砖茶就再也不用付钱。砖茶一直喝

到死也没断。

昔日里大烟馆的掌柜如今改行做了

三轮车夫，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依大

烟枪的猜度和自我评估，像三闺女这样的

角色和他这个三轮车夫倒是很般配。他

请大洋瘫为自己做媒。但是大洋瘫说：

“你不是好人，你配不上三闺女。”

三闺女还是嫁人了，男方是白石沟的

小木匠。

这一年苍龙山区大旱，从正月到七月

滴雨未下。大灾之年公社却要放卫星，交

公粮的数字一定得比往年高出10倍以

上！

眼看着秋收在即，就要开镰割麦子

了。公社把各个生产队的书记全都集中

在公社。当面锣对面鼓地落实各自交公

粮的数字。许家夭的书记许贤人也被弄

到了公社。

为搭救许支书，靳二保请大洋瘫出

马。大洋瘫到王司令跟前状告李书记。

带着王司令亲笔写的条子，大洋瘫找到了

县委许书记。

被关押的各大队支书和队长当场全

部释放。同时也免去了当年的公粮。

大洋瘫办成了如此重大的事情，可以

说是搭救了全村人的性命。此后大洋瘫

在许家夭人眼中简直就被当作活神仙一

般的看待了！

距离许家夭30里的白石沟大队，因

为自己生产的粮食全部交给公社去放卫

星，到了年根，村里家家户户都没有包饺

子的白面，四五个病弱的老人和两个刚出

生不久的婴儿，都因为粮食短缺而失了性

命。村支书自惨自愧也在新年的爆竹声

中自缢在了村口的大槐树上。这噩耗使

许家夭人在悲痛的同时也暗自庆幸。更

深切地体会到了大洋瘫的重要。虽然那

白石沟距离许家夭仅只30里，可它已经

不属于苍龙县管辖。真的是一方天地两

重天！让人不能不倍加感慨。

这一天，突然山里来了一帮子青年

学生，个个臂上戴着红袖章，上书“红卫

兵”三个字。红卫兵小将闯进大洋瘫

家，二话不说将其五花大绑，脖子上挂

了一块牌子，就推到村子的场面上开起

了批斗会。

大洋瘫再一次来到省城去见王司令，

车干事告诉他：“王副参谋长出了一点事

情。已被弄到外地进学习班了。”

大洋瘫听了车干事的话，恍惚之间似

有隔世之感，呆了一阵，默默地离开了省

军区司令部。

想想昔日的风光岁月，看看眼下吃屎

喝尿的日子，心里就郁郁地发闷，也不知

道这苦日子熬到甚时是个头。

日子长了终于积下了病。挨过半年

之后到底支持不住，一命呜呼命归黄泉。

三闺女为自己找到了最后的归宿。

她嫁给了过去看不起的大烟枪。

天下事分分合合，合合分分，谁料

到若干年后土地又分到各家各户，人们

都像女人梳头般地细细侍弄分到自己手

里的土地，那地里长出的庄稼就比过去

好得多，生活就此渐渐好转起来。

改革开放，许家夭人赶上了好运

气，人们都忙着发财，很少有谁再想起

大洋瘫。只有几个耄耋老者凑在阳坡地

闲聊，偶尔还有人会提起大洋瘫，十分

怀念地说：“若是大洋瘫活到现在，再去

找王司令要拖拉机要汽车……不知道还

灵不灵？”

其实他们不知道，王司令也已经死

了。不过官话不叫死，叫逝世。

（《大洋瘫》，邓九刚著，作家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第四辑”，共推出4位内蒙古作家的作品：邓九刚的长篇小说《大洋瘫》、满都麦的中短篇小说

集《骏马·苍狼·故乡》、张天男的随笔访谈集《钓雪楼纪事》、董培勤的散文集《阿拉善 行走的驿站》。这一文学创作工程由中共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内蒙古文联共同发起组织，并与作家出版社合作推出。工程旨在支持、鼓励内蒙古作家创作出更多具

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

位于王府街和新华街交会的三道桥，

历来是内蒙古阿拉善盟盟府巴彦浩特的

繁华之地，市井之地。车水马龙间，流过

这座城市的历史。

一路西行，是三道桥牵扯着我的心，

因为这里也留下了母亲疲惫的身影和辛

劳奔波的足迹。走西口的母亲，把一辈子

留在了西口外。

一路西行，回眸这片浸淫着母爱和乳

汁的高原，这片战栗着的背景。

一路西行，让我学会了感激，感激这

方土地这里的人，尤其是二道巷子深处走

过来的风尘仆仆的母亲，额头上还淌着大

滴大滴的汗珠。她刚刚从城门口的大树

底下买菜回来，手里提着湿漉漉的芹菜、

韭菜，还有一小把香菜，她要在中午把一

家人吃的饭做熟，尽管只是粗茶淡饭。老

妈拿手的却是擦圪斗、掐疙瘩、拨鱼子，只

是少有表露的机会。平遥人吃面食一定

要有三四个调和罐儿，盛着盐、醋、辣子

等，吃面时一定要自己动手放调和佐料

的。而要吃花卷烙饼，则要炒过油肉、虾

酱豆腐、炒长山药，让人吃不够，香不够，

想不够。但那年月，人们没几个钱，这些

美味，常在念想里，只有到了年节，才能吃

上一碗五花肉合碗子，熘两个油糕，软软

的，过过嘴瘾。

我记得，是母亲把我拉着哄着送进巴

镇二小的校门的，那年我才5岁半。从那

时，我开始了长达17年的读书生涯。每

学期发了新课本，她总要拿起来哗哗哗地

翻一遍说：娃呀，你咋能学会呢。其后，便

不怎么管了。过了这么些年，我始终认为

就是那个城墙根的巴镇二小，给了我一生

最初的启蒙。我好像记得，二小的位置始

终是围绕着城墙转的，先前是在西边，后

来又搬到南面，原来的大树底下。我现在

寻找当年二小的同班同学，但却一直无

果，也许时间太久远了。

母亲没读过一天书，然而在她老年却

没有一天不读报，后来又迷上了保健刊

物，戴着老花镜看到很晚看得很仔细。

后来，我们举家搬迁到了三盛公，为

了谋生。没想到10年后，我毕业又被分

配到了阿右旗，这一待，就待到了现在。

把母亲却扔到了磴口和弟妹们在一起，后

又辗转至银川。

以后，在我行走的旅途上，感到总有

一双眼睛盯着我，那就是母亲。使我不敢

懈怠，不敢偷懒。记得在兰州西北师大中

文系读书时，常常在楼道卫生间昏暗的灯

光下，背课文，背单词，到很晚很晚。

这些年，不知道咋回事，常想起过去

母亲的许多事。子欲养，而亲不在。这句

话每每读起，便分外伤感，沉重。甚至觉

得，母亲走了，家没了，连故乡也没了。

她一辈子，没穿过一件品牌，没吃过

鲍鱼山珍。

母亲从小出门，那口平遥话却说了一

辈子。平遥方言古朴、幽默、平实，诸如摸

甩、刀日、德老、拨些、酸治、扑琢等语词，

便是经典。想起，便忍俊不禁。也便不由

自主想起母亲，总像是回到了平遥老家，

回到了黎基村。老妈说起老家那些久远

的事儿来，总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谈兴

极浓，什么岳壁呀，什么东泉呀，什么宁固

呀，很多。母亲一辈子活得很硬气，在她

的词汇里，从来没说过“累呀”“没钱呀”，

甚至连叹息都很少，尽管那时家境已经很

拮据。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她是把一种

精神一种忍耐留给了我，留给了我的世

界。

母亲叫刘桂清，很少有人知道母亲的

名字，她太普通了，太一般了，太老百姓

了。在岁月的零碎里，我估计母亲自己都

陌生、淡忘了自己的名字。而父亲董光

庚，老老实实但有个性。父亲的毛笔字写

得好，也给了我一点基因，但我的毛笔字

却没跟上，说来惭愧。我们六个姊妹，老

大云虎在北京，老二培芳在银川，老四在

呼市，老五老六都在银川，或退休或工作，

都踏实着辛劳着，也对得起母亲了。

后来，母亲不愿意在家吃闲饭了，便

想去找点事儿干，想挣点钱。那个年月，

她那么大岁数的妇女，很少有出去工作

的。况且，母亲也不识字，后来看个报啥

的，都是扫盲扫的，或自己学的。不识字

的母亲，却在六七十年代，培养了两个本

科生。后来，为了生计，她甚至到当时的

郊区农业社当了几年社员，其后又到县食

品糕点厂做月饼，打饼子，搓麻花。一天

要和四五口袋面，一直到厂子散了摊子，

母亲才又回到家里，继续着她抽了一辈子

的烟，这时她已60多岁了。说起抽烟，那

算是老妈一生惟一的嗜好了。她从双羊、

太阳、海河抽到六盘山，后来一直抽中南

海，最便宜的那种。她活了80多岁，还是

那样热爱生活，从不抱怨什么。

那些年，我去阿右旗要坐43次特快，

凌晨四点半开车，母亲前一天晚饭肯定包

饺子，半夜起来她用油把剩下的饺子煎得

焦黄焦黄的，看着我吃，吃完了，父亲推着

自行车把我送到火车站，这一送，送了好

多年。迄今，我都时常能想起母亲在清晨

的忙碌和父亲在巴彦高勒火车站送我的

身影。

在巴音，有许多走西口的山西人，多

为平遥和孝义人，他们的后人至今还有很

多在阿拉善，许多人已不会说山西话了。

母亲一辈子念叨着老家平遥和那里的亲

人，但只回去过一次。现在，银川到平遥

的火车、汽车都非常方便，而母亲却走了，

她再也回不到她魂牵梦萦的故乡了，回不

到她时常念叨的岳壁乡黎基村了，她留在

了走西口的路上。

平遥，也在我心里时常装着想着梦

着，那座熟稔的有2700年历史的古城。

古城民风古朴，人杰地灵，家乡养育了韧

劲十足的乡里乡亲，也走出了郭兰英、李

琦、阎维文这样的乡亲。还出产着平遥牛

肉、长山药、竹光漆器，还有那座明清古

城、千年城墙，每个在外的平遥人都为家

乡感到骄傲。

母亲之于巴音也是很有感情的。常

说起这里的手抓羊肉和酸奶子，我也有时

给她买了带去，母亲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地

笑着。其实，母亲已经吃不了多少了。

现在，定远营城门是修起来了，危呼

高哉，这座边城的味道越发浓烈了。然

而，母亲却是看不到了。有时，我或在城

墙根蹀躞，或游走在三道桥头，总想起母

亲当年单薄且又孤寂的身影。

我爱母亲，更爱这片母亲般的土地，

和那行徜徉在这片土地上平实的足迹，蹒

跚着，艰辛着，和汗水一起，叠印在走西口

的长路上。

她走了，她做的辣芥丝、黄菜我是再

也吃不到了，那可是绝活。

（摘自《阿拉善 行走的驿站》，作家
出版社201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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